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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根茎类农作物，花开时节本是一派艳丽
妖娆，可对它们而言，这份绚烂却需掐断。 无需
授粉的块茎作物， 养分本应尽数供给根部的果
实生长，若任由花朵耗尽养分，待到收获之时，
收成便会大打折扣。 唯有及时掐去花枝，才能让
养分精准汇聚于块茎，换来饱满丰硕的收获。

果树的生长，亦是如此道理。 不少果树在栽
种的第一年，刚冒出花苞就得狠心掐去。 彼时枝
条尚显孱弱，既经不住风雨的摧残，更扛不住开
花结果带来的养分透支。 若纵容花朵恣意盛放，
只会伤及果树根本，即便后续勉强结果，也多半
口感酸涩、风味寡淡，最终被人弃如敝履。 唯有
先养树、再留花，沉下心培育枝干根系，才能为
日后的硕果累累筑牢根基。

人在成长为能堪当风雨的模样前， 大抵也
少不了这样的“掐尖”历练。 外在的浮华就如那
些无用的花枝，任其蔓延绝非好事。 越是身处优
越环境，越容易滋生各类“虚花”———可能是纸
醉金迷的享乐，也可能是推杯换盏的无效应酬。
在浮华喧嚣里沉迷日久， 很容易忘记自己立足
的根本，尚未等到真正“结果”的年纪，便已在
安逸中消磨了锐气、耗尽了心力，最终泯然于众
人，一事无成。

想要真正茁壮成长，必先守住根本。 而根本
的培育，从来离不开与冷板凳相伴的寂寞时光，
离不开耐住性子的默默沉淀。 若一味执着于外
在的璀璨，把有限的精力与“养分”，都耗费在
虚无的浮华上，最终只会落得“根本未固，养分
已竭”的境地。这样的人，终其一生，恐怕也难有
大的作为。

一段感情要想长久稳固，同样需要狠心“掐
花”。 这里的“掐”，不是针锋相对的争执计较，
而是剔除感情里的冗余与浮华， 留住纯粹与真
诚。 感情中难免有各式“花架子”：有的是温暖
人心的仪式感，值得用心留存；有的却是该果断
掐去的“假花”，比如盲目攀比的虚荣、过度索
取的自私、毫无意义的内耗。 唯有剔除这些耗损
感情的杂质，让“养分”专注滋养信任、理解与
包容的根基，两人的关系才能愈发牢固，稳如磐
石、历久弥新。

人与万物，实则共通———皆渺小而有限，精
力与养分终有定数。 若一心追逐表面的浮华，必
然会忽略内在的根本， 最终舍本逐末、 得不偿
失。 等到幡然悔悟之时，早已时移世易，错过了
扎根成长、沉淀自我的黄金时期，再想弥补，已
是难上加难。

人似草木，掐花方得果。 成长路上，感情之
中，唯有舍得剔除浮华冗余，懂得取舍、甘于沉
淀，才能守住根本、积蓄力量，最终收获那些扎
实长久、足以温暖一生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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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默默关注一位女孩动态。我们也
算是认识。曾给她留言，想用她的文章，她
竟老派地写一封短笺，不吝赞美我的古典
音乐随笔……这方面的读者一向稀少。
茫茫人海，我们相互看见对方的存在。 所
以珍视。

依稀记得，她在北京大约做着媒体或
出版相关工作。去年秋天，忽然搬去云南，
长途运去那么多箱书。 一点一点收捡，打
包，联系快递员……何等静定，真是佩服。

想问问她，是辞职去云南工作吗？但，
毕竟我们不算深交，边界感要守住的。

她常常写一段与朋友们观鸟的事。
扛着相机，三四好友去苍山拍鸟。 她擅画
鸟。是她让我认识了无穷的鸟名。一次次
被她的三言两语打动。 不，是被一个人的
专注吸引。 人沉浸在一件热爱的事情里，
有忘我的投入， 那种来自生命深处的快
乐无与伦比。 也是精神世界里凭空铺开
的一段缓冲带， 帮我们抵挡俗世的挫败
感，也是对惊魂未定的心的一份抚慰。

当年， 苏轼差一点因小人诬陷被杀
头。 贬去黄州的他整日盘桓江边，偶尔加
入小朋友往江中扔石子游戏。 甚至到哪
里都惦记着吃———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
连山觉笋香。

不懂得的人或许疑惑，这个人的心可
真大呀，命差点没了，总还想着口欲。

不然呢？ 日子要过下去的啊。 这正是
他的天真。

好比我，有一天编稿，糟糕得实在读
不下去，直想砸了电脑。可是哪能呢？深呼
吸几次，精神层面又安步徐行起来。

这一阵， 一直关注四名宇航员来往地
月之间的事情。当我第一次看见人类用尼康
相机拍下的蔚蓝地球，激动难言。星系无穷，
深晓小小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人类借助飞
行器，仅仅十天便往返地月之间，何等神奇
伟大。

看着这颗蓝星， 一颗心汹涌复宁静。
那一刻，有对宇宙星空的专注，是离神性

又近了一点点。
何尝不是乐而忘忧？当一个人专注地

投入一件事的浑然忘我，最接近神性。
孩子是自带神性的族群。 当他们趴

在地上观察蚂蚁， 当他们将一朵花一片
一片撕下浑然地捧给你， 当他们坐在湖
边挖一下午的沙子， 当他们久久仰望天
上的飞机……

周末，我对孩子说，你可记得了，小学
时你们几个同学骑着自行车在小区一圈
一圈疯转，满身大汗也不歇。他说，那时好
傻也好快乐啊。 也是这样的四月，夕暮的
霞光中，五六个小男孩汗流浃背的尖叫声
犹在耳畔，我的心都是颤的。 那一份单纯
的快乐极近神性，永远不在了。

小时候的夏天， 最喜欢下雨。 雨歇天
青，一股溪流自村西潺潺村东，我们必须要
去造一截水坝，搬石头，铲泥巴，将水留住，
然后看着它们满溢，再将坝推倒，一身湿，
快乐到随时起飞。 每一雨后， 乐此不疲重
复。 彼时无一可玩，我们便深深共情于水、
石头、泥巴。偶尔，小小的人坐山坡，忽然陷
入沉思，有一点点寂寞，是遥远的天际线，
是看不见尽头的绿天绿地， 给了我们面对
内心的神思恍惚。

不仅仅是孩子，还有牛，它吃着草，忽
然把头抬起， 望远……孩子与牛同为神
兽，是灵犀相通的。那一刻，两个物种之间
有了无言的共鸣。 那种无以言传的寂寞，
我一直记得。 用井上靖的话说，悠悠岁月
从我们身边流过。

丙午年春天一直阴雨绵绵，我像被投
入炼狱，无以突围。 一个朋友言：你知道
的，我每年春天都难熬。 我一个早已溺水
的人真挚赞美她的创作， 你的长篇那么
好。 叮嘱她一定要记住自己的独一无二。

另一朋友问，你还好吗？ 嗯，我在努
力活着。

偶尔有一点阳光， 值得放下一切，去
山坡坐一会儿。 草丛中无数生灵来来去
去。 一只小蚂蚁爬上我的手指，好奇探寻
至手腕、胳膊……我悄悄粘住它，送入草
丛，它快速爬向另一同类，碰碰触须，似乎
说，刚才我遇到一个猛犸象那样的庞然大
物，怎么也摸索不到尽头，真太神奇了。

我们人类何尝不是这只蚂蚁，一点点
在宇宙中探寻，借助飞行器去到无限遥远
的星体，如此遥远路途，可是，依然没有走
出银河系。

浩瀚宇宙有多少亿计星系？映衬得人
类这只小蚂蚁渺小又伟大。

终于晴了。 坐在露台晒太阳，盯着两
朵黄月季看了又看， 玫瑰般的香气淡淡
浅浅，花色如此绚烂。 还有两枚花骨朵，
露出一点点娇黄的月牙边边， 在四月的
风中微颤。

底楼人家的蔷薇小号一样伶仃地吹
开了三两朵，是初初试声，接下来，一场古
典乐交响盛大登场。没有什么花比蔷薇开
得疯癫，又那么孤注一掷。

早晨，在菜市，蹲在一篮槐米前，抓一
把闻嗅，一种洁净无垢的香气翻山越岭而
来，仿佛又找着了童年之路。整个清晨，包
括微风、四月以及安闲买菜的人们，都是
神性的。

芙蓉路上，几十株楸树，紫花累累，年
年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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